
 

中央大学四年略记 

 

胡业仑 

 

 

我于 1942 年秋至 1946 年夏在中央大学就读大学本科，共计四年。我是江苏人，抗

战前在江苏省读中学，战争爆发后随学校迁至大后方四川。中学毕业后我报考了当时质

量和待遇最好的中央大学并有幸被录取。我所在的系是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公民训育系。

1942 年秋，新生开始报到上学。我先到中央大学校本部（沙坪县）办理入学注册手续，

然后到位于主要为新生开始基础课的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去上课。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公

民训育系一年级第一次级会上，我被选为级会总干事。不久，校本部的高年级同学到分

校访问欢迎新同学。我系二年级同学刘星权随同政治系二年级同学龙任重来到我系对我

进行访问。他们对我系一年级的新同学新伙伴表示热烈欢迎。我在中央大学的经历也就

由此开始。下面把我在中大四年耳闻目睹以及亲身经历的若干琐事记述如下： 

 

（一） 

不是党员竟然参加党部执行委员竞选 

 

我到中央大学前本来不是国民党党员。龙任重代表中大区国民党党部到柏溪分校来

筹建柏溪分校区分部。龙要我参加竞选区分部执委。我说：“我不是国民党员，怎能参

选呢？”龙说：“你就说你在泗阳老家参加过国民党，因长途跋涉来川，党证遗失了。

我回去代你补办党证就是了。”就这样，我报名参加了竞选并当选为分校区分部执委。

第一次执委会议上选举分校主任唐培经为书记，我负责组织工作。 

 

（二） 

尼赫鲁说，中国抗战胜利之日即印度独立之时 

 

1943 年暑假，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在重庆北碚举办大学生夏令营。四川省内各

大学学生不管是否团员都可以参加。汉藏教理学院也有好几位西藏学生参加了夏令营。

当然参加的学生以中央大学的为最多。夏令营主任是张治中（中央团部书记长）,副主

任是康泽（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张治中不常在，康泽主持日常事宜。夏令营实行严格

的军事训练。总队长为康泽，下设几个区队。我当时被中大学员推选为第一区队长。几

位区队长分别轮流值日。一天夜里 12 点左右，我正在值班,康泽来到值班室命令我吹哨

子紧急集合。我整好学生的队列后，向康泽报告应到人数、实到人数。这时，主席台上

出现蒋中正、何应钦、张治中、尼赫鲁四人。蒋中正先讲话，要我们严格遵守纪律，学

习些军事知识，随后他说，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甘地的亲密战友尼赫鲁先生来华访问。

接着他请尼赫鲁讲话。尼赫鲁讲话时盛赞中国军民坚决勇敢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无

畏精神，他说这非常值得印度人民学习。最后，他说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到底，最后胜利

一定属于中国。而中国抗战胜利之日即印度独立之时。他希望印中两国真诚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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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所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最后他请蒋中正在适当时候访问印度（后来，蒋中正去印

度访问并会晤了甘地）。 

 

（三） 

外国政府设在中央大学 

 

    在中央大学校区松林坡的环山路上，在中大民主墙的右侧挂着一块“韩国临时政府”

的木板黑字牌子，牌子不引人注意。我听说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名天山是一位有名的

反日爱国运动的坚强志士。但我在抗战胜利及新中国成立后，未闻其人。 

 

（四） 

化解一次学生游行 

 

1944 年春，我当选为中大学生自治会主席。蒋中正校长在举行纪念周后叫朱经农教

育长带我去校长室见他，他问我是学生会主席嘛？我说：“是。”他说：“我交给你一个

任务，就是制止学生到重庆游行。重庆是陪都，国际友人很多，游行会影响国际友人的

观瞻。”我说：“有时怕制止不了。”他说：“制止不了可以到重庆找我。”有一天晚上，

中大理、工、农三院同学在大礼堂开会，打算第二天到重庆游行，要求增加伙食费。原

来中大学生每人每月伙食贷金四元伍角，抗战七、八年了，物价有些波动，学生伙食较

差是事实。有人到阅览室来找我。我当即到大礼堂向会议主持人（可能是机械系学生邵

菊华）打个招呼，说我想讲几句话。主持人说：“欢迎胡主席讲话”。全体人员也鼓掌欢

迎。我说：“现在物价有些上涨，我们伙食的确很差，影响了我们身体健康。但是我们

也应考虑到国家财政困难，国土大部分被日本鬼子侵占，赋税难收。因此，我们不能要

求过高。我想由原来四块半增加到五块半，大家以为如何？”大家齐声说：“你说话不

能算数。”我说：“如果大家同意我的意见，明天就不游行，我先到教育部去交涉一下。

如果教育部不同意，我回来就发动文、法、师三院同学一起到重庆游行，不达目的誓不

罢休！如果教育部同意每人每月增加一元伙食费，那我们安心学习就是了。”大家一致

同意我的意见。第二天一早，我到重庆找到蒋中正校长说明情况，蒋校长问：“你的意

见呢？”“我的意见每人每月增加一元伙食费。”他同意并写了一张条子给我拿去找教育

部陈立夫部长。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把我送到门外说：“我派车把你送到青木关吧。”我说：

“谢谢，我乘公共汽车就可以了。”到了位于青木关的教育部，次长余井塘接见我。我

要见陈部长。他说：“有什么事可以对我说，部长主持重要会议，无暇接见你。”我把签

有蒋中正名字的条子给余次长看。他随即把陈部长找来同我谈。陈部长说：“等呈报行

政院院会通过才能决定是否增加伙食费。这不只是中央大学，牵涉到全国各个大学的事

情，不能马上要我决定。”我立刻以中大学生为后盾，态度变得强硬起来，说：“今天不

决定，明天我把中大学生带来包围教育部强行要你决定。”陈说：“不能，不能。”又问：

“蒋校长对你怎样说的？”我说：“蒋校长同意每人每月增加一块钱伙食费。”他说：“那

好，照办。我马上打电话给中大会计室。”我回校后，在学生自治会张贴了一份布告，

要求各院学生会主席写好该院同学姓名到会计室领取每人本月伙食费增加的一元钱。下

月份就按每人每月五元五角钱由伙食委员会领取。就这样，我化解了一次学生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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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帮教授解决吃饭问题 

     

 有一次，中央大学教授伙食团煤炭即将烧完，眼看就要断炊。当时煤炭由政府的资

源委员会燃料管理处统一管理。学校商请燃料管理处发给教授伙食团煤炭无结果，教授

会派人去交涉也无效。教授会主席缪凤林（史地系主任）晚上来到宿舍找我帮忙到重庆

要煤炭，他说：“眼看教师就要断炊，没有饭吃就不能上课。”我立即答应明天到燃料管

理处要煤。如不给煤，我就把中央大学学生领到燃料管理处去示威（当时政府机构就怕

学生示威）。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燃料管理处。该处负责人婉言拒绝给煤，说什么交

通运输困难，煤炭很紧缺。中大可以用木柴、茅草等解决燃料问题。我讲：“不必多说，

不给煤，明天我把中大学生全部带来把你们燃料管理处砸烂。”该人连说：“不能，不能。

我同你去找主任吧。”我们找到资源委员会钱昌照主任委员。钱主任看我来势汹汹，就

问那人燃管处究竟有没有煤。那人说有。“那你就装一车由他（指我）带回去”，钱主任

说。后来，我坐在驾驶室把一大卡车煤卸在教授伙食团外、付点钱给驾驶员带走时，缪

先生翘着大姆指说：“还是你们学生力量大。” 

 

（六） 

与美国顾问团赛球 

 

美军顾问团派人持函找我，洽商到中大比赛篮球事宜，要同中大篮球队赛球。我立

即回答欢迎他们到中大来打球，并决定了具体日期。然后我找到体育系主任江良规。他

很高兴地对我说：“不限于体育系人，别的系有打得好的人也可以参加组成中大篮球队

同他们打嘛！”到那天，美军顾问团按时开了一辆军车（约三十人左右）来到中大。比

赛开始。上半场美军赢了。休息时，蒋校长来了，他走球场经过，没有人向他敬礼打招

呼。他见我了说：“中大学生没有礼貌。司令官见我都要立正敬礼。”我说：“学生没有

经过军事训练，礼貌差，比较散漫些。”他很不高兴地去找朱经农了。下半场开始，中

大球员横冲直撞，把美方一球员（据说是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撞倒，犯规罚球，但最后

结果仍以中大队获胜（赢 5分）而告结束。 

 

（七） 

组织名人讲演 

 

我的上届学生会主席刘兆田（政治系）和我的下届主席金唯信（经济系）都说我担

任学生会主席时特别忙，事情也特别多。我不但平常学习时间受到影响，就连星期天也

得不到休息。当时，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请名人讲演。 

请过冯玉祥副委员长到中大讲全国各战场战斗情况，请过傅作义将军讲绥远省战争

形势，请过回国述职的驻苏大使邵力子讲莫斯科会战情况。他说，当时在莫斯科朝天上

看，满天铁鸟（指德军几千架飞机轰炸莫斯科），朝地下看，遍地都是爬虫（指德军坦

克之多）。当时莫斯科被轰炸得面目全非。苏联政府决定迁都到乌拉尔山以东的古比雪

夫。中国大使馆也筹备迁去。当时苏联其他领导人敦请劝说斯大林元帅离开莫斯科到古

比雪夫办公，斯大林坚决不肯离开莫斯科。虽然当时的人员死伤、财物损失很严重，最

后德军没有占领莫斯科。邵大使甚赞斯大林伟大，说要是沙皇时代，苏联早就投降了。

请过公民训育系主任王政（字子政，后到云南省任教育厅长）讲“婚姻问题”。他说：“选

择配偶一定要注意对方身体健康。我的太太同我在美国留学多年，互相接近谈恋爱，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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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结婚后，身体不好，一年到头药罐不离(指吃中药需要药罐煮熬)，给我带来了很多麻

烦，家庭幸福也谈不上了。”记得当时他说：“世界上绝无理想的配偶，只要两人在观点

上求大同存小异就可以了。而且婚后两人要互谅互助，才能建立美好而幸福的家庭。依

我看，男人最好同刚刚失去丈夫的寡妇结婚为好。因为她深感失去丈夫的悲痛而十分珍

爱着你。漂亮固然好，内涵更重要。”请过郭沫若到沙坪坝“学生公社”礼堂讲演。他

讲“离骚”，含沙射影抨击蒋中正不能采纳别人意见，刚愎自用、顽固不化的专制独裁

统治。中大学生自治会（这时我已不担任主席）曾请东北籍国民参政员莫德惠到中大讲

演“东北接受情况”，讲到长春市一条最大最长的街道被命名为斯大林大街，东北有可

能被苏联侵占等语，激发了中大学生到重庆举行反苏大游行，打砸新华日报社、生活书

店等胡闹一番。陈立夫也到中大讲演“关于人生观哲学问题”。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有一天，熊子容老师早饭后见到我说，“毛泽东先生来看

我，因为在长沙师范学校授过他课的。”我说：“请毛先生对我们学生讲讲政治协商情

况。”熊说：“我对他提到这点, 他说：’不需要，不需要啦。’ ” 熊认为毛先生恐怕中大

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会给他难堪或捣乱。熊先生送走毛先生以后，上过课（熊先生教我

“教材教法”课），熊对我说：“毛先生特别赞赏中大民主墙和大字报，连声说好，好极

了。以后我们都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发扬民主么。” 

  

（八） 

撤销国民党中大区党部 

 

       国民党中央直属国立中央大学区党部（级别等同省党部，直属中央组织部领导，不

属重庆市党部）党员不多（不到一千人不能成立特别党部）。我进中大时，中大区党部

书记是黄如今（教育系教授），后来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有可能倾向国民政府，遂电请重

庆派人到新疆去筹建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并筹办新疆省高等学校。组织部长朱家骅即把

黄如今调到新疆去任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兼办新疆师范学院（后来院长也由黄兼

任）。这时区党部要改选，我正担任学生会主席，朱家骅想借我的力量选他要选的人。

于是派学校党务科长杨西昆到中大找我要我参加执行委员竞选。我说：“我学习工作太

忙，无意参选。”婉言拒绝不久，蒋校长来中大举行纪念周后找我谈话。蒋说：“你是最

高学府学生会主席，理应参加中大党的竞选。”我说，“我兼职太多——师院同学会主席、

中学校友会主席，系里班上都是我，实在忙不了。”蒋说:“职务多可委托他人代理嘛！

我任中大校长就请朱经农代行我的职权。”我没有作声。不久，杨西昆又来找我,我同意

参选。杨给我二十元活动费，我不要。杨说，“你找要好的党员同学助选时，可以请其

到澡堂洗把澡，或到街上吃碗面条加强联系嘛！”杨把钱丢下就走了。我当时想蒋真细

心，在百忙之中还想到中大竞选区党部执委，这在他来说是非常微小的事。中央组织部

副部长马超俊到中大主持党员大会选举事宜。点票结果：周鸿经、唐培经、郭廷以、胡

业仑、丁澍、余孝兹、龙任重等七人当选度为执行委员；霍清高、吴以祺当选为候补执

行委员；胡焕庸当选为监察委员。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上，周鸿经当选为书记。这时

中大国民党员经登记发展，人数达五百八十余人。周鸿经到印度孟买大学讲学后，由郭

廷以代理书记。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议撤销学校党务（郭廷以是参加代

表大会的中大党代表）。郭廷以返校后，即把中大区党部的档案材料送给中央组织部。

中大国民党员应到重庆市特别党部去报到参加活动。中大党员没有人到重庆报到，就这

样不了了之。朱家骅在这次代表会上被免去组织部长职务,由陈立夫担任组织部长。朱

家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周鸿经后来曾带领我们几位原执委到中研院去看慰。朱家骅显

得有些失意样子，表示对陈立夫有意见。不久朱家骅又调任教育部长。周鸿经到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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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高等教育司长，严在宽任秘书，唐培经、郭廷以也都到教育部任司长了。中大毕业生

到教育部工作的也就多起来了。 

 

（九） 

中大的社团组织情况 

 

    国民党中大区党部（书记周鸿经），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大分团部（干事长何义均），

教授会（由中大教授、副教授、讲师组成的），助教会（由各系助教组成的）。沙坪坝学

生公社（由中大学生组建的。我曾去过，当时中大政治系毕业生楚嵩秋在主持一切），

中大学生自治会（由各系科代表组成的），中大松柏服务社（负责人朱丕生）。中大风云

剧社（负责人杨艺林）。中大学生辅食部（由学生自治会在沙坪坝街上开设的饭店）。中

大中国法学会（法律系组建的），中大中国教育学会（由教育系组建的），太公报社（负

责人陈碧水、吴明培），正社（不公开活动，学生私下组建的，成员多为法学院同学，

我到三年级时转入法学院政治系。第一任总干事是楚嵩秋，第二任总干事是胡业仑。社

员人数最多时达到一百余人。后以中大复员南京，社员纷纷毕业离校，正社也就无形中

解体了）。还有各省在中大组织的同乡会，各中学在中大组织的校友会。中大宪兵队（为

保护蒋中正校长而驻进中大的，其他大学皆无）。各院有院会，各系有系会，各年级有

级会。总之，我觉得中大校内情况很复杂。暗地里各派政治力量在中大也很活跃。中共

地下党员也不少。我与之接近的有陈琏、笪绍基、李公天、李混泉（现名李迪晖）、焦

伯荣（中大要开除他，由我说情，请吴有训校长免予开除，得以让他在中大历史系毕业），

还有一些我现在记不起他们的姓名。据我估计，中共在中大地下党员约在三百人上下。

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也有些特务在中大为非作歹。张君励领导的中国国家社会党，左

舜生、曾琦领导的中国青年党，民盟、九三学社等党派组织都有人在中大活动。他们活

动都不是公开的。 

 

（十） 

蒋介石任中央大学校长 

 

蒋中正担任中大校长并不适宜。蒋中正担任中大校长就中大学生教师来说，认为并

不适宜，但又不便公开反对。有一天，蒋中正对朱经农说，“某天请教务长、训导长、

总务长及各院院长餐叙（请吃饭，就在教授食堂）。”结果各院院长均未到，蒋很不高兴

地大声对朱经农说：“他们为什么不来，对我本人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嘛！”朱经农微笑着

回答说，“他们对校长任国家最高领导人、最高统帅是拥护的，是伟大的、英明的。但

就学术而言，似乎不太适宜。”蒋说：“我并不愿意担任中大校长，因为他们对前任校长

有意见，又没有合适人选，所以我才来任中大校长的。这样吧，叫他们推荐人选，我来

任命。”（这是我事后听说的）。 

 

（十一） 

蒋介石兼职过多 

 

蒋中正呈陈立夫，陈立夫呈蒋中正，蒋中正呈蒋中正。这是同学们在一起开玩笑说

的。当时蒋是中大校长、行政院长、国民政府主席。关于“学则”问题，由中大校长蒋

中正呈请教育部长陈立夫审批，陈立夫转呈行政院长蒋中正审核，行政院长蒋中正再呈

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核准颁布施行。这是同学们私下讽刺蒋兼职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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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中大历任校长 

 

 我报考中央大学时，中大校长是罗家伦。我入学时，中大校长是顾孟余，以后就是

顾毓琇、蒋中正、吴有训（1946 年 6 月，我就在吴校长任内毕业的）。南京解放前夕，

教育部策划中大迁往台湾。吴有训校长及大部分师生员工表示不愿意迁校，吴校长遂离

开中大。（解放后，吴有训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朱家骅呈请行政院任周鸿经

为中大校长。周领了大量迁校经费飞到台湾去了。在中大师生中最受钦佩的校长就是吴

有训，其次是罗家伦、顾孟余。 

     

    我今年杖朝有四，身体衰弱，老态龙钟，记忆力尤差。我所写的上面十二点难免有

错误，甚至有些严重错误（人名、时间、地点、事实），敬请批评指正。 

 

中央大学四六届政治系毕业生胡业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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